
黄炎培与穆藕初 

——近代企业界与教育界携手奋斗之典范 
 

陈正书 

 

本世纪的前四十年间，在上海乃至中国，一个教育家与一个企业家之间，相濡相挈之友

情，能达到“四十年交好，到老犹新”的，①恐怕无出于黄炎培与穆藕初之右者。从 1901
年他们相识，到 1943 年穆藕初辞世，历四十三年。他俩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奋斗，却又时

时携手，相互支撑。一个声名显赫的企业家与一个著名教育家之间如此深沉的友谊，从一种

具体的、独特的角度反映了近代中国（上海）企业界与教育界之间的紧密关系。 
黄炎培与穆藕初之间，深沉友谊的基础是什么？总体上说，爱国、救国、振兴中华这一

共同的理想是他们之间友谊的坚实基础。然而，众所周知，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人的共同

理想。因此，仅仅以此来说明他俩之间的友谊基础恐怕就过于简单化了。我们从黄炎培和穆

藕初身上看到有不少共同的品位和气质，故而认为同气相求在他俩深沉友谊发展过程中起着

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俩有哪些共同的品位、气质？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他俩在事业上又是如

何走上了不同发展方向？穆藕初对于黄炎培从事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对于职业教育给予了不

少资助。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他俩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经济赐予与被赐予么？他俩之间

的友谊有什么样的时代意义？研究并基本上搞清这些问题，不仅对于黄炎培、穆藕初等历史

人物的研究很有价值，而且，必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同气相求 

 
基本类同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俩青少年时代已形成基本类同的品位和气质。 
黄炎培与穆藕初是同乡。他们都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厅（即以后的上海市川沙县，今上海

市浦东新区），滚滚黄浦水和江边冲积平原的沃土养育了他们。他俩的家乡川沙，紧挨着正

在形成中的，远东最大的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繁华的大上海。这就是他俩青少年时代所

共处的大环境。②

黄炎培生于 1878 年，穆藕初比他长两岁。他俩都经历了一段“家道中落”的青少年时

代。 
黄炎培的父亲黄叔才是个豪侠之士，以秀才出身在私塾教书多年，以后浪迹天涯，先后

在河南、广东、湖南充督抚吴大澄等人的幕僚。平生好打不平，却又“挥金如土”，因此，

黄炎培 13 岁丧母、16 岁丧父以后就艰于生计了。他只得长期寄居外祖父家，虽然外祖父十

分富裕，也相当疼爱他，然而，在那个时代，仍难免有寄人篱下之苦衷。为了尽可能少地依

赖于外祖父，他每逢暑假、年假就到川沙县城叔父所开的小商店打零工，直到二十岁还没有

说定亲事，只因为他是个没有任何遗产可继承的“穷小子”。③穆藕初的父亲早年在浦西十

六浦开办了一家“穆公正花行”，从事棉花贸易，因此，他的童年生活还是十分富裕，然而，

1884 年前后，他父亲在竞争中破产，不数年而“床头金尽”。于是，他 14 岁就失了学，不

得不到另一家花行去当学徒。17 岁父亲亡故，他与胞兄穆相瑶以庶出之故，非但无遗产可

继承，还被迫挑起赡养老母的担子。④家道之中落，迫使他俩早早地踏上社会，早早地领略

了世态的炎凉，早早地看到了社会下层的种种苦难。 

                                                        
① 《追悼穆藉初先生•黄炎培氏挽联》，见《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6 页。 
② 参阅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穆藕初《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1926 年版。 
③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第 28 页。 
④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第 4 页。 



中国传统社会里，凡超群出众的人物，其素养、气质、品位养成的背景之中，往往都有

一位贤淑善良的母亲。他俩儿提时代都从这样的母亲那里，接受了爱的教育、同情弱者的教

育，尊重女性的教育以及克己、奉献的教育。①对于他俩形成相类的品位、气质是又一重要

的具有共性的源头。而这种品位、气质的投合往往成为他俩互为奥援的原动力。 
在他俩的少年时代，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黄炎培的外祖父孟荫余，指

点他观看“‘谅山战役’泥板画”，他从中看到“法国兵开火……满纸烟焰”，幼小的心灵中

已经涌动着对于“外国侵略中国”的愤懑。②穆藕初于甲午年间闻讯“我国大败，接受城下

之盟”时，“心中之痛苦，大有难以言语形容者”。③深重的国难，在他们年轻的心灵中都埋

下了振兴、自强、反抗列强侵略的爱国思想种子。这是数代人共同的心结，也是他俩将自己

与整个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的纽结点。 
童年时代类同的生活环境，类同的境遇和早期教育，不仅缔结了他俩都具有刻苦、坚韧、

奋发、积极进取、尊重女性、以天下为己任等可贵的品位、气质，而且，在处世方式以至思

维方式上都塑造了类同的模式。这就构成了他俩易于相互理解的基础。总之，“同气相求”

是他俩“四十年交好，到老犹新”的根由。 
 

二、中西兼学，学以致用 

 
同气相求是人们在交往中建立友谊的重要基础，然而，在人们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友谊

的巩固、发展，往往还受到他们对于某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否具有共识。在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在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之间，对于如何看待中西学问的关系问题上是

否投契，往往成了他们能否相濡相携的条件。黄炎培与穆藕初成长的时代、社会环境决定了

他俩治学取“中西兼学”之道。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已经成为西学传播的中心。确实已经有一批卓越的知识分子，

逐步了解了声光化电、泰西风土人情、以至代数、几何、天文、地理等新学识，已经介入了

新学的传播，甚至已经在酝酿以西方的社会、政治模式，进行维新改良。然而，在当时的上

海（不仅指华界，也应考虑租界）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终究处于什么地位？在社

会生活中的内应力强度处于怎样的状态？依然存在着的科举制度，在人们特别是在一般知识

分子心目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看一下黄炎培、穆藕初的父辈为他俩的教育所作的安排是很有

意思的。黄炎培出身在一个相当典型的、传统的书香门第。不仅他的父辈叔伯都是秀才出身，

而且，在他父亲去世以后，收养他的外祖父孟荫余是一个拒绝应考却“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

的读书人，他自设“东野书堂”为乡里办学；黄炎培的舅公沈树镛举人出身，官至内阁中书，

是苏松地区著名的藏书家，并有“收藏金石甲于江南”之誉；沈树镛之子沈肖韵系黄炎培的

姑丈，也是在外祖父去世后黄炎培唯一的监护人。沈肖韵以贡生入仕，甲午以后归里继承父

业继续广收天下名卷。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这样一个书卷气的氛围中，长辈们是如何

安排他的学业的呢？从 6 岁（1884 年）开始，黄炎培的母亲就着手教他识字，接着就由他

的叔父教他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了，从 9 岁（1887 年）开始到外祖父家

的“东野草堂”（在川沙东乡的一个环境幽雅的私塾），比较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所

读的是《易》、《书》、《诗》、《春秋左传》和《礼记》，历十年之久。1899 年以府考第一名中

秀才，1902 年中举，因而黄炎培有相当的国学底子。④

穆藕初出身于一个小商人家庭，然而，他的父亲在“事业正盛”之际，一如我国传统时

代的许多商人，他们仍期望儿孙能登科场，以“显亲扬名”。所以，不仅他的胞兄穆相瑶自

                                                        
① 参阅：黄炎培《八十年来》、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 
②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 页。 
③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第 6 页。 
④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 页、第 29 页。 



幼入塾学习传统诗书，直至 1903 年中举人；而且，在穆藕初六岁（1882 年）时也送入了私

塾“受课”，只是由于家道中落，才不得不让十四岁（1889 年）的穆藕初辍学。八年之中他

也读了“四书、诗经、礼记、古文观止”，虽说只是达到了“诗习两韵，文仅起讲”的程度，
①然而，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之中。 

黄炎培跟穆藕初接受传统文化的时代，毕竟是在旧中国被迫开放近半个世纪以后了，西

学之东渐已经走过了数十年漫长的道路，与封闭时代大不一样了，对于青年学子而言，在“中

体西用”的旗帜下接受西学已经相当盛行。②这是当时的时代特征。 
他俩所处的客观的大环境，决定了他俩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必然广泛地接触来自西方

的物质文明。 
他俩家乡一江之隔的大上海，日日夜夜轰鸣着粼粼车马、隆隆机声，和着江面上呜呜轮

笛飘过江来；随着舢板、轮渡，华夏各地南腔北调，英法德日各种语言，送来了列强步步进

逼中华的铁蹄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呼号声，世界各地新发明、新技术、新文化、新宗

教等等奇闻异说。临江而望，江面上驰骋着插着万国旗子的大小轮船，对江沿岸建筑起成排

的洋房，开辟了花园，飞驰着快马，上海这一近代世界的大舞台上，不时登临着的上至各国

元首、将军、中外银行家、商人、中外教士、律师、记者，下至各国的流氓以至上海的青红

帮、地痞、乞丐、咸水妹，连同各色新奇的商品。总之，大上海这鱼龙混杂、混混沌沌的新

奇世界，远不是区区一条黄浦江所能隔绝的。凡是二十世纪初世界上能听到、能看到的任何

东西，他俩（浦东人）都能听到、看到。 
他俩少年时代生活的小环境更具备导引他俩接触西方物质文明的条件。 
黄炎培的父亲可以算作跻身于当时的维新行列的人物。他父亲、外祖父去世以后，这个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从小看重我、喜爱我、培育我”，这就是他的姑夫，著名的藏书家、川

沙近代化毛巾生产的创始人沈肖韵。他的这位监护人更是理所当然地属于上海地区的著名维

新人物。 
穆藕初的父亲原本就是商人，棉花又是当时上海中外贸易中主要商品之一。更加以在相

当长的贸易生涯中，穆氏家族与当年上海最著名的商人郁屏翰、朱志尧等家族关系十分密切。
③

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于童年时代的黄炎培、穆藕初接触新奇的西方物质文明带来了相当

有利的条件。他俩在少年时代，首先是从各色商品中认识西方文化的。童年时父亲买来的玩

具、稍长后在叔父商店里接触的，由“上海进货”的种种洋杂货，这些来自广州、上海的商

品，以及他在姑父沈毓庆开办的毛巾工场、漂染工场所见到的近代化的生产，无不成了黄炎

培接受新学（西学）的媒介。从川沙到上海的货船上接触的各路商贩，以及他们与厘卡酷吏

的周旋活动，特别是他在叔父商店里站柜台的生活，无不是他耳濡目染商业文明的课堂；④

穆藕初 13 岁就进入花行参与棉花贸易，下至苏松各地收购棉花、春茧，平日里冷眼旁观花

行内种种交易手段，以至于直接为“洋商包办收茧”，特别是他在外籍教习勃朗家，边“帮

教”边学英文近一年，⑤耳濡目染之西方物质文明更甚于黄炎培。小小的商品、平凡的交易，

乃至与洋杂处，令他俩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尽管还都是些感性认识，对于他俩日后系统地

接受新学（西学）却是十分有益的先导。 
很凑巧，黄炎培与穆藕初最初接触西学，都是从自学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的。1895

年前后，17 岁的黄炎培在他的姑父家得以博览群书。他所读的《天演论》就是沈毓庆送给

他的第一部书。他看了以后有何感受？在《八十年来》一书中没有明确地谈。然而，从以后

                                                        
①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第 3 页。 
②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25 页。 
③ 参阅《穆太夫人五十寿辰纪念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本。 
④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 页、第 22—23 页、第 26—27 页。 
⑤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第 4—9 页、第 10 页。 



他在阐发教育思想，论证教育的职能、教育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时熟练地引用《天演论》的内

容，特别是 1938 年，他在 60 岁时所写的《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一

文中，说：“悟世界之日在进化与其进化之由来。观万物在天演界因优胜而生存因劣败而灭

亡之可幸与可悲，而觉悟而认识我人应有之努力。”相当明确地反映了《天演论》对于青少

年时代的黄炎培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之影响是如何之深。①

穆藕初 25 岁（1901 年）考入江海关工作后，有机会在江海关图书馆博览群书，他自己

认为 27 岁（1903 年）那一年是他“吸收新知识最得力之一年”，因为这一年他读了“赫胥

黎的《天演论》”，从中感悟出“淘汰的可畏，争存之必要”。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在“自

强不息中”不断地“锻炼出新吾来”。②

他俩接触西学都以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入门，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几乎可以说整

整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从这一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书”③的《天演论》开始入门的。

入门终究只是入门，以后比较系统地学习西学的途径就因人而异了。他俩原先所处的生活圈

子、社会环境总还有一定的差异，又由于他俩系统学习西学的机遇、模式不一，不仅形成了

他俩治学途径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俩在事业发展上的不同方向。（他俩学习途径上的差异，

大体可以分两个阶段考察。鉴于他俩具体学习日程穿插不一，不便于以具体的年份区划，这

里仅作前、后期之区划） 
黄炎培在父母亡故以后，境遇虽然不佳，然而，作为他的监护人，先是他的外祖父孟荫

余，孟荫余去世后是他的姑丈沈肖韵，他们不仅十分富裕，而且都是具有维新意识的文人。

因此，他们还是为他创造了比较好的求学环境。特别是在维新思想十分强烈的沈肖韵的安排、

资助下，黄炎培于 23 岁（1901 年）考上了南洋公学。从此他得以在正规学校的条件下，比

较系统地“接受新文化学习”。黄炎培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④

跟黄炎培相比，穆藕初开始接受新文化教育的道路要曲折并艰难得多。他从 13 岁失学

以后，被迫踏上了商业社会，从 14 岁当棉花行学徒开始，历尽艰辛，不得不一边劳作一边

自学。甲午战争以后，尽管他有“求西学之决心”，却没有条件进入诸如广方言馆、南洋公

学之类正规学校，只能边工作，边上夜馆念书。1901 年（25 岁）考入江海关工作以后稍有

好转，但是，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仍只能“於晚间从西人处读书”。⑤

黄炎培学习的内容与途径，可以说是学习前辈中国著名学者咀嚼以后的、比较系统的、

具有中国色彩的西学，有相当高的学术性，理论性。他在南洋公学的学习生活中，至关重要

的是获得了蔡元培的教诲，虽然为时仅仅一年，却受益非浅，不仅比较系统地上了英文、日

文、中文、算学、哲学、政治、经济等课程，而且，在蔡元培等良师带领下，参加了演说锻

炼，以至在蔡元培先生的启迪、指导下走上了将毕生奉献给振兴中国教育事业的道路。更重

要的是由于蔡元培在教育上不仅具有“兼容并包”的特色，而且相当讲求实效，因此，培养

了黄炎培在教与学的模式上具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良好倾向。⑥

穆藕初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直接在与西方人接触的过程中向西方入学西学的特殊道路。他

最初是吃住在英国人勃朗家里，一边打工（“帮教”）一边学习英语。进入江海关以后，所依

靠的一是江海关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二是在江海关西人所办的夜校听课，“研习历史、算术

等”；三是在具体的海关业务处置过程中，从外籍关员处学习具体的几乎完全西式的关务，

即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转中学习具体的西学。尽管学术味较淡，就西学而言却较近乎“原

汁原汤”。对于来华的西方人、西方经济活动的内里，有较多的感性认识。同时，他还追随

                                                        
①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 1 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l页等；第 3 卷，第 377 页。 
②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第 4—9 页、第 10 页。 
③ 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83 页。 
④ 《八十年来》，第 31 页。 
⑤ 参阅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第 4—14 页。 
⑥ 参阅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教育文集》第 4 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四十年前在校求学之所得》等。 



上海社会上的维新人士，通过沪学会以及由它演化出来的演讲会、阅书报社、体育会、新剧

社、组织职工投身抵制美货运动等等社会活动的实践中学习。由于穆藕初学习新学过程更多

地与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05 年，他在海关组织抵制美国迫

害华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组织才能受到张謇等著名人士的赏识，被张謇保举为苏路警察长，

使他有机会走南闯北，期间考察了各地社会经济，看到了国家、人民的贫困。所有这些因素

合作一起，就导致他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定在实业救国的方位上。①

在他俩以后学习西学的旅程中则出现了大致相反的情况。 
黄炎培从 1902 年末南洋公学被迫解散，1903 年初遵照蔡元培先生的嘱咐，投身于办学

事业以后，毕其一生始终都处于办学校、主教政、投身革命运动三者交叉推进的生涯之中。

因此，1903 年以后，他学西学是以出国游历、访问、考察、调查的形式实现的。他在这一

方面的主要经历有： 
1903 年 6 月—12 月，流亡日本，初到神户得侨商陈平斋昌号业主，全力资助免费食宿，

后到东京寓东樱馆，与革命党人刘三相过从。 
1915 年 4 月—7 月，以游美实业团编辑报告人身份游历美国，注重考察美国教育。 
1917 年，先后专程考察日本、菲律宾和英、荷两属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

的职业教育。 
1918 年 4 月  再次访问印尼。 
1921 年  访问泰国（暹罗）。 
1923 年  访问越南，考察越南华人教育。 
1929—1931 年三次访问朝鲜，考察朝鲜的教育状况。 
综合黄炎培出国访问、考察的活动，可以看到这一阶段他的学西学，具有紧密联系实际，

深入调查、考察，择善而从，学以致用等特点。具体地说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1．目的明确，专业性强。历次访问、考察，包括被迫流亡之际，都以研究西方，以及

西方列强在殖民地的教育活动以及教育行政状况为主题。 
2．带着问题，比较研究。在同一时期他对国人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也进行了大量的 
调查，足迹所到除了京、津、沪以外，遍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山东、福建、广

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从中发现并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他

出国考察期间，总是带着这些问题，就英、美、日等国家的教育方式、方法、教育行政的组

织等等，作深入的考察并进行比较研究。 
3．择善而从，学以致用。他在大量、深入调查、考察的基础上，在由浅入深、由表及

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作出科学的分析、提炼上下过极大的功夫。联系国内各地考察、调

查所取得的实际资料，总结吸收有益经验，撰写了大批专论，为改善、推进国内职业教育提

出了一系列建议、方针、计划。②

黄炎培在《我师蔡孑民先生之生平》一文中说：“当炎培等受学时”，蔡元培先生“所以

朝夕昭示”者，“一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基点”，同时，“未尝以此自域，尝训吾侪后生……多

吸收世界知识”。③从中不难看到，他对于“中学”、“西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

了蔡元培的思想。 
与黄炎培不同，穆藕初在后期之求西学，集中于 1909—1913 年留学美国之时。他先后

就读于惠尔拨沙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伊立诺大学和得克萨斯理工学院，先攻读农科专业，

后攻读棉纺及制皂专业，以农学硕士学成归国。 
从他四年留学生活来看，大体上与黄炎培有着共同的特点，即注重于紧密联系实际，深

                                                        
① 参阅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第 4—14 页。 
② 参阅《黄炎培教育文集》第 1 至 4 卷；《八十年来》第 73—77 页。 
③ 参阅《黄炎培教育文集》第 4 卷，第 6l页。 



入调查、考察，择善而从，学以致用。具体地说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1．确定目标，紧扣专业。穆藕初出国之初鉴于在国内南北考察所见，认为我国国力之

所以贫弱，根源在于农村破败、农业落后。因此，确定专攻农学，力求学成归国致力于推进

农业发展。然而，在 1912 年前后，他看到国内军阀混战，动荡不宁，即使有科学的农业生

产技术及组织管理水平，归国以后亦难以建设农场，更难以在一般农村推行，理想与中国的

实际相去甚远。于是确定以农产品加工业作为进一步攻读的对象，以国内棉产最为重要，棉

纺织品及肥皂在国内市场最为广阔，所以选择了棉纺业、制皂业作为专攻对象。最终以优异

的成绩获得农学硕士而归国。 
2．深入调查，注重比较。他在美国学习期间，利用寒暑假到农场、工厂打工，同时注

意考察调查，不仅限于生产技术，更注意于生产组织与管理。访问对象上至农场主、厂长，

下至农业工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专程登门向国际上科学管理之鼻祖泰勒及其弟子吉尔培

求教。十分可贵的是，他一边学习一边将生产、管理中各个环节作了中美之间差异的详细比

较，作出十分客观详尽的研究报告。 
3．择善而从，学以致用。他在美国期间，除了正规上课以外，还就美国学校生活、社

会生活等多方面作了考察，相当实际地就美国社会中的一些优点，如：扬善抑恶、青少年的

独立精神、学生自治能力、注重体育等等加以吸收；而对于老无所养则持批判态度。他将美

国社会生产中的一系列有效的方式，带到国内，率先翻译出版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法》一书，

特别是将工厂管理模式应用于他创办的德大纱厂、厚生纱厂及郑州的豫丰纱厂，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 
如果说以上三点与黄炎培之学习西学有共同的特征，那么穆藕初又另有一个特点则是黄

炎培所难以具备的。那就是积极参与西方人的生活。他不仅参与了学生的一切活动，而且参

与了农业劳动，工厂生产，以至获得了更多第一性的知识。这是由留学与访问考察这两种不

同的形式所决定的。①

我们从黄炎培与穆藕初学习西学的经历及态度上又可以进一步体验到他俩共同的品位

与气质，也进一步向我们预示了何以他俩在以后的合作中如此默契。 
 

三、携手奋斗，振兴中华 

 
1904—1909 年间，黄炎培与穆藕初刚开始踏上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旅程，各自正开始

自己的事业。然而，他俩之间已经有过一段携手奋斗的经历。 
1904 年黄炎培刚从日本流亡归国，住在南市竹行弄杨士照家，致力于创办城东女学。

穆藕初则恰好由镇江关回到上海，一边在江海关工作，一边在夜馆学习英语，也住在南市。

他俩“朝夕过从”，“相与话食贫况味”交换人生感受，同时讨论读了《天演论》等书籍后的

体会。1905 年，黄炎培在着手创办浦东中学的同时，已经在蔡元培的介绍、推荐之下参加

了同盟会，并且担任了同盟会上海干事，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他还与沈恩孚、袁希涛等发

起成立了“江苏学务总会”（即江苏教育会的前身），担任调查干事。穆藕初在江海关则被选

举为海关总会华职员董事，自发地出来组织江海关与邮电华人职员，举行抗议美国政府迫害

华工的集会。工作之余他俩又经常聚在一起探讨如何才能推进我国“人才辈出”、如何实现

“国家昌明”的理想。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共同的认识促使他俩携手发起并积极地参

与了沪学会的读书活动、体育操练、民族音乐演奏、爱国演讲活动。 
期间，由于在海关带头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穆藕初遭到美藉副税务司的忌恨而被迫

辞职。但是，他并未面临失业的威胁，而是立即受到龙门师范学校的聘请，出任英语教习兼

学监。这件事办得如此迅速、顺当，尽管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资料，然而，根据当时他俩关

                                                        
① 参阅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见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第 15—51 页。 



系之密切，根据黄炎培当时在上海教育界的地位，我认为是与黄炎培的帮助有关。这一段早

期的相濡相携共同奋斗的生活，大致一直延续到到 1909 年穆藕初赴美留学。①这一段共同

奋斗的历程中，最值得我们的注意的是，他俩在振兴中华与教育培养人才的关系，以及培养

教育人才必须从修养、常识、体魄等多方面同时着手等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共识。如：黄炎

培刚从日本流亡回上海，就着手兴办城东女学、丽泽学院、浦东中学，穆藕初在沪学会活动

中，同样在“兼办义务小学”；黄炎培在这些学校中，不仅讲“文学”而且“特重武术”；穆

藕初在办学及沪学会活动中，同样既重视“增进……知识”的“名流演说”，又“力倡武学”，

专门组织“体育会”。②这些共识的形成就为以后他俩在更高层次上携手奋斗奠定了基础。 
1917 年对于黄炎培与穆藕初携手奋斗是最为重要的一年。 
黄炎培在经历了三年之久的实用主义教育基础上，总结了经验，明确提出了必须将实用

主义教育进一步推进到职业教育。为了筹办职业教育，他于 1917 年 1 月访日，专程考察日

本的职业教育。同月，起草发表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宣言、组织大纲、募金通启。这一年

2 月和 5 月又分别去菲律宾和英、荷两属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考察职业教育。

撰写了《日本分设职业教育》等专论。 
穆藕初在 1914 年成功地创办了德大纱厂以后，由于他切实而又比较系统地在工厂管理

上下了功夫，德大的棉纱在北京商品陈列会上获得全国第一的殊荣，迅速在全国打开销路，

不仅在社会上取得了相当高的声誉，也筹集了相当可观的资金，对于支持黄炎培开创职业教

育既有相当的号召力，也有了一定的实力。 
在穆藕初等一批实业家的支持下，终于在 1917 年 6 月 15 日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黄

炎培、穆藕初等 12 人被选举为该社的议事员。7 月 29 日又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议事员会，

黄炎培出任办事部主任。同日，上海创办了第一所职业学校和第一所商业补习学校。穆藕初

都为之捐资并被选为校董。以后还长年给予资助。据当时在职校任职的潘文安先生回忆，穆

藕初有“校董中最热心之一人”的美誉。穆藕初在一次支付捐助支票后对他说：“如果费用

有困难，仍可来商于余，余希望君等体任公创办之苦心，无使精神受物质之影响而稍有减色。”
③

从现象上看，黄炎培与穆藕初之携手奋斗拓展事业，最主要的也就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以

及中华职业学校的创办和维系其发展一事。然而，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不能仅仅从现象去认识

他俩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以下两方面的问题是必须作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的。 
1．黄炎培与穆藕初在实业与教育两方面的携手奋斗，是一代（甚至几代）实业家与教

育家携手奋斗之缩影。中华职业教育社及中华职业学校，则是近现代中国实业家与教育家携

手奋斗的一大璀璨的成果。 
一方面，黄炎培在从事教育救国的活动中，与实业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取得了广泛的支

持。最早给他以全力支持的川沙近代建筑业先驱杨斯盛。以后，在流亡日本时，又受到旅日

侨商陈平斋的全力资助；而中华职业教育社及中华职业学校的资助者，除了穆藕初还有陈嘉

庚、聂云台、徐静仁、穆相瑶、刘柏生以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等一大批实业家。④另一

方面，穆藕初之支持教育也不仅只是支持黄炎培所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他还以巨额捐款

赞助一批出洋留学生，捐资创办位育小学、位育中学等等。⑤所有这些都应当被视为一个整

体。黄炎培与穆藕初在实业与教育两方面的携手奋斗，反映了近代中国的一代，乃至几代具

有远见卓识的实业家，教育家，为了富国、强国、救国而携手奋斗的伟大精神。 
2．黄炎培所开创的职业教育是他与当时一批实业家，特别是与穆藕初在教育思想、教

                                                        
① 《藕初五卜自述》，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黄序》第 11—12 页。 
② 《八十年来》第 43 页；《藕初五十自述》，第 11 页。 
③ 穆藕初的长子穆伯华(已故)收藏的原稿复印件。 
④ 参阅《八十年来》第 71—72 岁；《黄炎培教育文集》第 1 卷，第 22—26 页、32—123 页。 
⑤ 参阅《藕初文录》商务印书馆 1928 年版上卷第 1—ll页，第 16—18 页。 



育理论上共同探求的丰硕成果。 
诚如黄炎培先生在《中国教育史要》一书中所说，在近代中国，从第一代创办近代实业

的洋务派曾、胡、左、李开始，凡是要想或实际已经在创办实业（且不讨论资本性质）者，

都必然要同时提出或实际去创办学校。如：早期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路矿学堂、

电报学堂等等。以后，又有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蚕桑学堂、时务学堂；再往后又有南通

师范学校乃至普遍地开办的各种大、中、小学校。①他们几乎都是当时的实业家与教育家携

手合作的产物。问题在于，在办学的目的、办学的方式、教学的内容、以至对于教师及学生

的要求等等，与教育理论相关的问题上，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发展水准。从这一意义上讲，

黄炎培与穆藕初之携手奋斗又有其特殊的贡献。 
对于近代中国教育史、教育思想、理论发展史，笔者没有作过系统的研究。因此，这里

仅作个案的分析。仅以黄炎培与穆藕初关于职业教育问题的观点作比较，以探求他俩在职业

教育产生、发展中携手奋斗之内涵，或可有所稗益。 
1914—1917 年间，他俩各自根据自己的考察、研究，在教育与实业的关系问题发表了

一些论著，对于职业教育的产生在理论上作了准备。 
黄炎培在 1913 年开始，先后发表了《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考察本国教育笔记》等

文章，揭示了当时我国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提出要真正振兴教育，就必须将教育与各

地的实际结合，改变目前形式上讲“实用教育”，实际上却往往“仍不能解决学习者实际能

力教育”，使之能有效地为我国经济、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必须使中小学教育与生活实际、

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他从 1913 年开始就探索中小学中推行实用主义教育，由国光书局出版

《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1914 年 3 月他拒绝与张勋合作，辞江苏省教育司长职（1912 年出

任），以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身份，在《申报》、商务印书馆资助下赴安徽、江西、浙

江、山东、河北、陕西考察教育，并发表了一系列地方教育状况的考察报告。为在全国发展

教育，特别是为实用主义教育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②黄炎培先生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际相

结合的典范，他非常注意将理论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进而推进教育理论的发展。他在《实

用主义产生之第一年》中还非常自信地讲：“实用主义，不可谓无突飞之进步……盖其趋势

出于自然，匪可强而遏之，亦无庸揠而长之……吾将指岁星以稽其成绩焉”。然而，到了《实

用主义产生之第二年》，他通过在各地的调查，发现“有一种现象，足使吾人非常注意者。”

那就是“假斯主义为涂附面目”而实际上却不尽人意。同时，他经过在美国的考察发现“观

美国教育……凡所设施，无一非实用，”然而，他们认为“世安有不实无用，而尚得谓教育

耶”，“故以实用主义四字语，彼国教育家未免失笑”。因此，1915 年他就对实用主义教育产

生了怀疑，提出：“盖实用二字，决无所变，惟主义二字有所未安耳”。继而到了《实用主义

产生之第三年》即 1916 年，他概略地指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一‘社会生计之恐慌’，

二‘百业之不改良’，三‘各种学校毕业生失业之无算’”。他认为上述社会问题的存在，说

明仅仅看到“教育之不实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更应该看到“职业教育之缺乏”与上述社

会问题关系更为密切。他赞赏这样的一种观点：“知识上之实用，与直接谋生之能力”，应当

说是有所区别的。他又及时地总结了全国教育界发展的趋势，表扬了南通师范学校设农工科；

江苏第一师范设实习农场；江苏第二师范设商业科；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中学自第三年起，

视地方情形，酌授职业教科；江苏教育会 1916 年 8 月召开年会一致通过组织职业教育研究

会、小学教育研究会决议：“以手工为职业教育之中心，重应用的手工，顾及经济，务切实

用。”断然地宣言“将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三年，谓是职业教育萌生之第一年，可也。”③

黄炎培教育理论从实用主义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化，与实业界，特别是与著名实业家穆

                                                        
①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 3 卷，第 55 页。 
② 参阅《八十年来》第 65—66 页。 
③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 1 卷，第 148—151 页；第 182—184 页；第 320—322 页。 



藕初有无关系呢？显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穆藕初由美国学成归国恰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 年以后的近十年间，正值中国

民族工商业得以抬头，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就上海而言，更是工业发展进入高速发展的时

期。恰在 1914 年穆藕初创办了第一家纺织厂，德大纱厂只是一家资本仅二十万两，纱锭不

足一万的小厂。然而，以他对美国、日本乃至国际纺织业的广泛了解，在《日本纺织托赖斯

之大计划》一文中，已经看到了国际托辣斯化的必然趋势，提出了中国纺织业要能在世界上

站住脚跟，也必须“厚集经济势力”，办大厂“以利竞争”。经多方努力终于集资百万，开始

筹建拥有近十万纱锭的厚生纱厂。基于此，他对于所需的劳动力，所需之各种人才深感紧迫；

同时，他在《论国民不当纯抱悲观》、《在体育场之演说辞》等文章中，揭示了军阀混战状态

下社会之黑暗、混乱，教育之破败，大声疾呼振兴教育培养人才。 
与之同时，穆藕初以他在美国考察所得，以及他在创办德大、厚生纱厂过程中积累的经

验，对于实业发展需要解决的“民德、民智、民力”的问题，在《游美国塔夫脱农场记》等

文章中指出，美国塔夫脱农场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重视教育培养专门人才，

特别强调将教育与具体的职业结合起来。他在《在体育场之演说辞》、《在引翔乡太平寺内之

宣讲辞》等文中，还针对当时军阀混战对中国社会破坏的严重状况，对于教育的职能提出要

求：既要培养高尚的社会公德，培养强健的体魄，也要培养技术、技能。①

在发表上述文章的同时，穆藕初更是身体力行，在创办德大纱厂以后，他立即在厂里开

办工人夜校，除了识字、书写等文化知识以外，特别亲自将国外进口机器的各种零件、性能、

使用说明等翻译成通俗的语言文字，亲自在夜校向工人讲授。为职业教育开了先例并创造了

一定的经验。②

穆藕初上述言论与行动，既反映了当时实业界对于人才的需求，对于发展教育的需求，

也反映了实业界对于教育形式、内容、方法等方面的观点。从黄炎培与穆藕初日常密切的往

来，可以断言，这些要求与观点对于黄炎培教育思想从实用主义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化有着

必然的联系。 
随着上海职业教育的发展，关于职业以及职业教育的内涵、目的、组织方式、教育实施

方案等等，有一个从实践到理论逐步完善的过程。期间，黄炎培与穆藕初都有一系列的论述，

我们不妨作一些对照。 
关于什么是职业？ 
黄炎培所下的定义：职业就是“用劳力或劳心换取生活需求的日常工作”，是“一种确

定的互助行为”，是“对己谋生，对群服务”。③

穆藕初所下的定义：“夫职业之解释有二：一就人事上言之：凡社会中人，各出其本能，

以就多方面谋生之途，统谓之职业。如：农人之务力田；工人之务劳作；商人之务贸易等皆

是。一就天良上言之：世界上无论何种微细事业，业之者皆得提起其精神，发挥其能力，扩

大自家之责任增高所业之地位。此盖不以泛泛之职司视之，而确认自己对于所事有绝大天职

二字。即孟子所谓‘古之人修其天爵’者是。”④

关于什么是职业教育？ 
黄炎培所下的定义：职业教育就是：依据人们分担的“日常工作”的需要“启发人的智

能”，“给人以互助行为的素养”，“使人人广其知而大其爱”，“了解我与群的关系”，在“对

群服务”中“换取生活需求”。⑤

穆藕初从教育内容与实施方式的特点上提出的看法： 

                                                        
① 《藕初文录》第 7—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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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藕初文录》第 7—13 页；第 92—97 页。 
⑤ 《黄炎培教育文集》《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纲要》等文，集中摘引自第 1 卷，序言，第 4—5 页。 



职业教育的内容包含着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 
1．“教导诸生，能制出诸种物件”。 
2．培养学生“精密思考……与人角胜于市场”之能力。 
这里又包含着三个具体的内容： 
[1]思考“如何使出品精美……合用户心理” 
[2]思考“如何不浪掷工作时间” 
[3]思考“如何可以不耗费各种原料” 
3．培养学生“耐劳习惯，持久性质，克己复礼工夫”；“斩除一切巧取幸获之观念”—

—“立身处世之大道理”。 
职业教育的教学途径：讲堂教授、“讲堂以外至广至繁之地方，在在皆为育之事业活动

之范围”；“西谚：‘世界为大学校’不其然欤”。①

关于兴办职业教育的目的与指导思想： 
黄炎培认为是：沟通教育与职业来改革教育脱离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弊端。加强

职业知识技能培训；同时培养和提高学生多方面的素质。成为“社会国家的健全良好分子”。 
“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②

穆藕初认为是：为了振兴“凡百农工商矿各业”实现“实业救时之主张”，必须“助长

周备……有学堂以启迪愚蒙”，所以办好职业教育是必备条件之一。“农夫固陋，中外皆然，

宜利导之”要改良棉种就必须办“农校”培养具有“植棉知识”之“专门人才”。 
培养纺织“专门人才”是“振兴棉业”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棉业不振的”原因之一，

在于纺织厂既“无专门人才督察之，管理之”；又因“缺乏专门技术”和“训练”，“工资虽

廉”，但是“工作不精良”，往往只能“含混过去”，因此，工厂的“出数少，出品劣”在“竞

争剧烈”的市场上难以“留残喘之余地”。任何人都不应该“常迁转在事业场里，随意变动。

视其身如旅客，对职守如传舍，不负其应负之责任，不尽其当尽之心力。”因而，职业教育

不应该“无专业”。③

另外，他还认为办好职业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 
从上述对照中，我们不难看到，黄炎培与穆藕初对于职业教育的一系列观点是何其相似。

同样明显的是穆藕初的一系列演说、报告，与实业家所接触的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联系相

当紧密，在提法上则相对通俗化、感性化。黄炎培的一系列观点则具有相当的条理性和理论

高度。另外，我们还必须强调，在上述理论指导下，黄炎培还化费了毕生精力，多次设计，

不断调整职业教育的具体实施方案，始终如一地深入各地推进职业教育的具体执行。当然，

这是实业家不必要，也不可能执行的业务。 
总之，黄炎培与穆藕初之间携手合作开拓的职业教育事业，有效地推动了实业发展。这

是近代上海一代教育家与实业家相互携手，以教育的发展推动实业发展的一代典范。这一事

例启示了我们，实业家与教育家之间的关系，远不是单纯的经济资助与被资助的关系，二者

是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实业家的作用，不仅在于经济上的资助，更重要的是根据实

业发展的预见性，提出对于教育事业的需求，并在教育思想、模式、对人才的客观要求等等

方面提出要求，以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又必须依靠教育家从教育理论上加以提高，携

手奋斗，将适应于时代需要的新型教育模式，加以实施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发展。 
 

本文发表在《史林》1997 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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